
宋代方志中的寺观书写 ①

薛艳伟

　　提　要：寺观门是我国古代方志中以记载佛寺和道观为主的一个重要类目。宋代作为我国方志的定型阶段，
寺观在宋代方志中的体例和内容基本定型。宋代方志中对寺观的书写体例主要有平列体、纲目体和纪传体三种

类型。宋代方志中对寺观的书写内容比较丰富，包罗万象。宋代方志中寺观的书写表现为寺多观少、内容详略

不一、考订精确等特点。宋代修志者设立寺观门的原因是，佛道二教发展旺盛，寺观在宋代的社会生活中起着

多方面的作用，寺观已经成为当时方志编纂者不可忽视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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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观门是我国古代方志中的一个重要类目，也是在旧志中最为常见的门类之一。所谓寺

观，即佛寺和道观的统称。佛寺为佛教僧侣及其信徒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有寺院、僧寺、

僧庐、禅院、庵、伽蓝、兰若、精舍、丛林、宝刹等称谓。道观为道教道士及其信徒从事宗

教活动的场所，有宫、观、道馆、洞、堂、道院等称谓。两宋是我国古代方志的定型时期，

体例和内容渐趋于完善，北宋完成了由图经到方志的过渡，南宋时方志正式定型，元明清时

期基本沿袭宋代方志的成例。无论是从体例来说，还是就内容而论，寺观门在宋代方志中的

书写已经基本定型，并且形成非常成熟的书写模式，这对元明清的方志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目前学界对宋代方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宏观探讨宋代的修志成就和方志理论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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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观分析个别宋代方志。① 对宋代方志中关于寺观书写的研究成果，则付之阙如。故本文拟从

寺观的书写体例、书写内容、书写特点、书写原因等方面对此问题做一个初步探讨。

一　宋代之前方志中的寺观书写
佛教是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东汉明帝时朝廷在洛阳营建白马寺以安置天竺来的两

位高僧，是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座佛教寺院。自此以后，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寺院，特别是在南北朝

时期，佛寺的修建达到第一个高潮。据东魏杨之 《洛阳伽蓝记》一书所载，仅北魏首都洛阳

一地就有１３６７所寺院。② 南朝的寺院数量也不遑多让，后人有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

雨中”之称。隋唐两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造寺之风盛行。唐中宗时的左拾遗辛替否

针对当时 “盛兴佛寺，百姓劳弊，帑藏为之空竭”③ 的局面，上疏劝谏皇帝限制佛教，其文中

曰：“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④ 唐武宗会昌灭佛

时，拆毁全国佛寺达四千六百余所，唐武宗在制文中说： “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

广，佛寺日崇……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⑤ 由此可见，唐代佛教的兴

盛与佛寺的数量之多以及豪华之程度。

道教为中国本土宗教，东汉末年张陵创立五斗米道，标志着道教的正式产生。最初，道教没

有类似佛寺的建筑物。出家的道士选择在一些石室、洞穴、茅棚等场所进行修道和炼丹。不出家

的道教信徒，则在家中设一 “静室”进行修炼。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颇具规模的道教建筑———道

馆和道观，此后道观的修建形成风气，数量大为增加。北齐文宣帝高洋在 《问沙汰释老诏》中

说：“馆舍盈于山薮，伽蓝遍于州郡……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

户。”⑥ 这里说的 “馆舍”就是道观，“伽蓝”指的是佛寺，可见当时寺观的修建都很兴盛。唐

代统治者奉道教为国教，多次下令在天下普建道观，从而使得道教宫观遍布全国。成书于唐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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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的 《唐六典》就记载 “凡天下观总一千六百八十七所”①，这还只是盛唐之前的记录，如果

加上中晚唐的数字，唐代的道观总数当远不止此数。

从以上可见，寺观在汉唐之间得到广泛的兴建和发展。那么，寺观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

何时进入方志编纂者的视野，从而被记载进入方志的文本之中呢？方志在我国有源远流长的发展

历史，中国古代方志主要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地记、隋唐图经、宋代定型方志、元明清继续发展等

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记是中国古代方志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地记的主要内容有表彰本地之人

物、记载地理之沿革、描绘山水之秀丽、叙述地名之由来、介绍各地之水利交通、反映各地之物

产风俗。② 东晋常璩所撰 《华阳国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所撰并唯一至今保存完整的地记，遗

憾的是，该书中不见有关于寺观的记载。刘纬毅整理的 《汉唐方志辑佚》一书是目前收集汉唐

佚志最为完备的著作，在有关汉唐方志的佚文中，没有单独的关于寺观条目，有的地记只是在记

载其他事物时提到寺观。如南朝宋盛弘之在 《荆州记》记述长沙的岳麓山时，叙及该山有佛寺

存在，记载非常简略，除了提到寺名之外，没有其他多余的信息。③

隋唐图经是中国古代方志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隋唐图经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叙建置

的沿革、释地名的由来、述山河的走向、载各地的物产、讲风俗与民情、记名胜与古迹。④ 隋唐

是图经盛行时期，时人编纂了数量颇为可观的图经，只是大多已经散佚无存，清人就曾不无遗憾

地指出：“州郡志书，五代以前无闻。”⑤ 幸运的是，敦煌遗书中留存有几部图经残卷，从而为

我们了解图经的体例和内容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可谓是隋唐图经中之遗宝。有些敦煌图经残卷

中已经开始记载有寺院，只是文字详略不一。比较详细的如 《西州图经》，不仅记载了寺院的

寺名、地理位置等基本信息，还用优美的笔触描绘了寺院所处的周边环境和寺院建筑，颇具唐

人文风。⑥ 有的图经残卷则记载甚为简略，如 《沙州图经》云： “寺一：永安。”⑦ 《寿昌县地

境》云：“寺一：永安。”⑧ 《沙州伊州地志》云伊吾县有：“寺二：宜风、安化。观二：祥?、

大罗。”⑨ 文中只是简单列出了寺观的名称，没有其他多余信息。由以上可见，寺观作为一项

关于地方的地理信息，已经被隋唐图经编纂者正式列入图经的记载范围。只是由于隋唐图经留

存至今的太少，且仅凭严重残缺的敦煌图经残卷，我们无法得知隋唐图经有关寺观书写更多的

内容。

二　宋代方志中寺观的书写体例
据顾宏义 《宋朝方志考》一书考辨统计，两宋志书合计存佚达１０３１种之多，保存至今者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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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２９种。① 其中以时代而言，北宋方志留存２种，即宋敏求 《长安志》和朱长文 《吴郡图经续

记》，其他均为南宋所修；以地域而言，除程大昌 《雍录》为北方地区方志外，其他都为南方地

区方志，且以浙江为最多，保存有１４种，几乎占现存宋志的一半。现存２９种宋志中，除了淳
《临安志》（原书５２卷）因仅存６卷，不见有关寺观记载外，其他宋志都记载有寺观。那么，在
宋志中，寺观类有哪些书写体例呢？

在我国古代方志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体例，大致有平列体、纲目体、纪传

体、三宝体、三书体、纪事本末体、编年体等，其中又以前三种最为重要和常见，也是旧志中最

多被采用的体例。平列体、纲目体、纪传体这三种方志体例在宋代都已经基本定型，现存２９种
宋志基本都采用这三种体例。故下文拟就这三种体例，依次探讨寺观的门类归属。

第一，平列体，又称平目并列体，是指志书中的诸多类目并列平行而互不统摄的体例结构。

宋代方志中，采用这种体例最典型的是北宋朱长文纂修的 《吴郡图经续记》，全书总共３卷，下
分为２８个细目，其中位于卷中的 “宫观”和 “寺院”两目分别记载道观和佛寺，与其并列卷中

的平行类目还有桥梁、祠庙、山、水等。再如，范成大纂修的 《吴郡志》全书５０卷，分为３９
门，其中卷第３１为 “宫观”和 “府郭寺”，卷第３２至卷第３６皆为 “郭外寺”。与之类似的有周

淙纂修的乾道 《临安志》，该志在卷１设立 “宫观”一目。淳 《玉峰志》在卷下设立 “寺观”

一目，《云间志》在卷中设立 “寺观”一目。此外，《澉水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镇志，该志共

８卷，分１５门，在卷５设立 “寺庙门”，专记海盐县澉浦镇的寺院。

第二，纲目体，是指全书先立若干大纲，每纲之下再分为诸多细目，以纲统目的体例结构。

纲目体又可细分为三种形式：其一，以大类为纲，以小类为目。具体来说，就是将全志划分成若

干大的事类，每一大的事类再细分为若干小的事类。如史能之纂修的咸淳 《毗陵志》将全志分

为地理、诏令、官寺、秩官、文事、武备、风土、祠庙、山水、人物、词翰、财赋、仙释、观

寺、陵墓、古迹、祥异、碑碣、纪遗１９门，其中卷第２５“观寺”为第９门，其下又分为 “宫

观”和 “寺”两个小类。再如，孙应时纂修的 《重修琴川志》将全志分为叙县、叙官、叙山、

叙水、叙赋、叙兵、叙人、叙产、叙祠、叙文 １０门，其第 ９门 “叙祠”之下再细分为 “寺”

“宫观”“庙”“冢墓”４个小类。与之类似的还有高似孙 《剡录》，该志卷８为 “物外记”，其

下又分为 “道馆”“僧庐”两类。其二，以事类为纲，以政区为目。具体来说，就是将全志划分

成若干事类，然后依次叙述该政区所辖下一级行政区域属于本事类的情况。如梁克家纂修的淳熙

《三山志》，全志总共分为地理、公廨、版籍、财赋、兵防、秩官、人物、寺观、土俗９大门类。
其中卷３３至卷３８为 “寺观类”，其下又分为 “僧寺”“道观”两类。在 “僧寺”类之下依次叙

述福州府所管辖的在城 （即府城）及连江、侯官、长溪、长乐、福清、古田、永福、闽清、宁

德、罗源、怀安１１县寺院情况。又如，谈钥纂修嘉泰 《吴兴志》卷６为 “宫观”门，卷１３为
“寺院”门，在这两门之下各自载录了湖州府下辖州治、乌程县、归安县、长兴县、武康县、德

清县、安吉县等属县的道观、寺院情况。与之类似的有嘉定 《镇江志》、宝庆 《会稽续志》、咸

淳 《临安志》、嘉泰 《会稽志》、嘉定 《赤城志》等。这种体例的特点是各门分事类立目，分县

叙述，排列井然，有条不紊。其三，以政区为纲，以事类为目，然后分类叙述。如罗愿所纂

《新安志》除卷１至卷２，以及卷６至卷９总论州郡、物产、贡赋、先达、进士题名、义民、仙
释、牧守之外。卷３至卷５叙述新安州所辖歙县、休宁、祁门、婺源、绩溪、黟县６县沿革、县
境、乡里、户口、田亩、租税、酒税、城社、官廨、镇寨、道路、桥梁、津渡、山阜、水源、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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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祠庙、道观、僧寺、丘墓、碑碣、贤宰等情况，其中 “道观”和 “僧寺”为各县大纲之下

的两个门类。再如，宝庆 《四明志》前１１卷为郡志，分叙郡、叙山、叙水、叙产、叙赋、叙
兵、叙人、叙祠、叙遗９门４６子目，第１２卷至２１卷分志叙述庆元府所属如鄞县、奉化、慈溪、
定海、昌国、象山６县的情况，每县皆自为一体，各自为门目，与郡志并列。各县之下门目也参
照郡志，各自分叙县、叙山、叙水、叙产、叙赋、叙兵、叙人、叙祠、叙遗。在郡志和各县志的

“叙祠”之下分述所在地的宫观和寺院状况。与之类似的还有景定 《严州续志》，该志前４卷为
郡志，平行列有３３目，卷４有 “寺观”目，列举郡城三处寺观。卷５到卷１０以严州所辖建德、
淳安、桐庐、遂安、分水、寿昌６县为纲，其下叙述有关各县的学校、乡里、官廨、知县题名、
山、水、桥梁、寺观、祠庙、古迹、碑碣等情况，其中 “寺观”为各县大纲之下的一个门类。

第三，纪传体，是指效仿司马迁 《史记》和班固 《汉书》等纪传体史书，以纪、志、表、

传为主，杂以考、录、谱、略等体裁，其下再设子目的体例结构。采用这种体例最典型的是马光

祖修、周应合纂景定 《建康志》，全志分为录、图、表、志、传５种形式。其中是志卷１至卷４
为留都录，卷５为建康图，卷６至卷１４为建康表，卷１５至卷４６分别为疆域、山川、城阙、官
守、儒学、文籍、武卫、田赋、风土、祠祀１０志，卷４７至卷４９为古今人表及古今人传，卷５０
为拾遗。该志卷４５为 “祠祀志二”，叙述建康之宫观。该志卷４６为 “祠祀志三”，叙述建康之

寺院。

以上就是宋代方志中关于寺观的书写体例，其中以采用纲目体的方志最多。纲目体的特点是

纲有所领，目有所归，便于反映事物间的统属关系，结构严谨，层次清楚。纲目体比平列体有更

多优点，因而得到普遍推广和使用。宋代方志中采用纪传体的仅景定 《建康志》一例，该志也

成为我国古代纪传体方志之祖，为后世方志编纂者广为仿效。

宋代方志中寺观门目一览表

方志名称 修撰者 修撰时间 卷数 寺观卷次及门类

《长安志》 宋敏求纂修
北宋熙宁九年

（１０７６）修
２０卷 不立寺观门

《吴郡图经续记》朱长文纂修
北宋元丰七年

（１０８４）修
３卷 卷中 《宫观·寺院》

乾道 《临安志》周淙纂修
南宋乾道五年

（１１６９）修
１５卷 卷１《宫观》

《新安志》
赵 不 悔 修，罗

愿纂

南宋淳熙二年

（１１７５）修
１０卷

卷３《歙县·道观·僧寺》
卷４《休宁·道观·僧寺》
卷４《祁门·道观·僧寺》
卷５《婺源·道观·僧寺》
卷５《绩溪·道观·僧寺》
卷５《黟县·道观·僧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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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方志名称 修撰者 修撰时间 卷数 寺观卷次及门类

淳熙 《三山志》梁克家纂修 南宋淳熙九年修 ４２卷

卷３３《寺观类一·僧寺 （山附）·

在城》

卷３４《寺观类二·僧寺 （山附）·

连江县·侯官县》

卷３５《寺观类三·僧寺 （山附）·

长溪·长乐县》

卷３６《寺观类四·僧寺 （山附）·

福清县·古田县》

卷３７《寺观类五·僧寺 （山附）·

永福县·闽清县·宁德县》

卷３８《寺观类六·僧寺 （山附）·

罗源县·怀安县·道观 （山附）》

淳熙

《严州图经》

陈公亮修，刘文

富纂

南宋淳熙十二

年修
３卷

卷１《寺观》
卷２《寺观》
卷３《寺观》

《雍录》 程大昌纂修 南宋孝宗时修 １０卷 卷１０《寺观》

《吴郡志》
范成大纂修，汪

泰亨等增订

南宋绍熙三年

（１１９２）修，绍
定二年 （１２２９）
续修

５０卷

卷３１《宫观·府郭寺》
卷３２《郭外寺》
卷３３《郭外寺》
卷３４《郭外寺》
卷３５《郭外寺》
卷３６《郭外寺》

《云间志》

杨 潜 修，朱 端

常、林至、胡林

卿纂

南宋绍熙四年修 ３卷 卷中 《寺观》

嘉泰 《会稽志》
沈作宾修，施宿

等纂

南宋嘉泰元年

（１２０１）修
２０卷

卷７《宫观寺院·宫观·府城·会
稽县·嵊县·诸暨县·余姚县·上

虞县·新昌县》

卷７《寺院·府城·会稽县·山阴
县》

卷８《寺院·嵊县·诸暨县·萧山
县·余姚县·上虞县·新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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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方志名称 修撰者 修撰时间 卷数 寺观卷次及门类

嘉泰 《吴兴志》谈钥纂修 南宋嘉泰元年修 ２０卷

卷６《宫观·州治·乌程县·归安
县·长兴县·武康县·德清县·安

吉县》

卷１３《寺院·州治·乌程县·归
安县·长兴县·武康县·德清县·

安吉县》

嘉定 《镇江志》
史 弥 坚 修，卢

宪纂

南宋嘉定六年

（１２１３）修
２２卷

卷８《僧寺·寺·丹徒县·丹阳县
（缺）·金坛县 （缺）》

卷８《僧寺·院·丹徒县·丹阳
县·金坛县 （缺）》

卷９《道观·观·丹徒县·丹阳
县·金坛县》

卷９《道观·院·丹徒县·丹阳县
（缺）·金坛县 （缺）》

《剡录》
史安之修，高似

孙纂
南宋嘉定七年修 １０卷

卷８《物外记 （祠附）·道馆·僧

庐》

嘉定 《赤城志》
齐 硕 修，陈 耆

卿纂

南宋嘉定十六

年修
４０卷

卷第２７《寺观门一·寺院·州·
临海》

卷２８《寺观门二·寺院·黄岩·
天台》

卷第２９《寺观门三·寺院·仙居·
宁海》

卷３９《寺观门四·宫观·州·临
海·黄岩·天台·仙居·宁海》

宝庆

《会稽续志》
张膗纂修

南宋宝庆元年

（１２２５）修
８卷

卷３《宫观·在城·会稽县》
卷３《寺院·会稽县·山阴县·嵊
县·余姚·上虞·新昌》

２３ 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续表）

方志名称 修撰者 修撰时间 卷数 寺观卷次及门类

宝庆 《四明志》
胡 榘 修，方 万

里、罗?纂
南宋宝庆三年修 ２１卷

卷１１《叙祠·宫观·寺院》
卷１３《鄞县志·叙祠·宫观·寺
院》

卷１５《奉化县志·叙祠·宫观·
寺院》

卷１７《慈溪县志·叙祠·宫观·
寺院》

卷１９《定海县志·叙祠·宫观·
寺院》

卷 ２０《昌国县志全·叙祠·宫
观·寺院》

卷 ２１《象山县志全·叙祠·宫
观·寺院》

绍定 《澉水志》
罗 叔 韶 修，常

棠纂

南宋绍定三年

（１２３０）修
８卷 卷５《寺庙门》

淳 《玉峰志》
项公泽修，凌万

顷、边实纂

南宋淳十一年

（１２５１）修
３卷 卷下 《寺观》

咸淳 《临安志》潜说友纂修
南宋淳十二

年修
１００卷

卷１３《行在所录·宫观》
卷７５《寺观一·宫观·城内外·
余杭县·临安县·于潜县·富阳

县·新城县·盐官县·昌化县》

卷７６《寺观二·寺院·在城》
卷７７《寺观三·寺院·城外》
卷７８《寺观四·寺院·城外》
卷７９《寺观五·寺院·城外》
卷８０《寺观六·寺院·城外》
卷８１《寺观七·寺院·城外》
卷８２《寺观八·尼院·城内外》
卷８２《寺观八·尼院·庵·城内
外》

卷８３《寺观九·寺院·余杭县·
临安县》

卷８４《寺观十·寺院·于潜县·
富阳县》

卷８５《寺观十一·寺院·新城县·
盐官县·昌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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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方志名称 修撰者 修撰时间 卷数 寺观卷次及门类

开庆

《四明续志》

吴 潜 修，梅 应

发、刘锡纂

南宋开庆元年

（１２５９）修
１２卷

卷２《驿·亭·桥·路 （寺庙

附）》

景定 《建康志》
马光祖修，周应

合纂

南宋景定二年

（１２６１）修
５０卷

卷４５《祠祀志２·宫观》
卷４６《祠祀志３·寺院》

景定

《严州续志》

钱 可 则 修，郑

瑶、方仁荣纂
南宋景定三年修 １０卷

卷４《寺观》
卷５《建德县·寺观》
卷６《淳安县·寺观》
卷７《桐庐县·寺观》
卷８《遂安县·寺观》
卷９《分水县·寺观》
卷１０《寿昌县·寺观》

咸淳 《毗陵志》史能之纂修
南宋咸淳四年

（１２６８）修
３０卷 卷第２５《观寺·宫观·寺院》

咸淳

《玉峰续志》

谢 公 应 修，边

实纂
南宋咸淳八年修 １卷 《寺观》（不分卷）

《重修琴川志》

孙应时纂修，鲍

廉 增 补，卢 镇

续修

南宋庆元二年

（１１９６）修，南
宋 宝  二 年

（１２５４） 增 补，
元至正二十三年

（１３６３）续修

１５卷 卷１０《叙祠·寺·宫观》

从上表可见，绝大部分宋代方志都为寺观设立门目，只是名称不一，有的称 “宫观” “寺

院”，有的称为 “道观”“僧寺”，还有的称为 “寺庙”“寺”，或称为 “道馆”“僧庐”等。有

的方志如宋敏求纂修 《长安志》在唐京城和所属栎阳、泾阳、高陵、渭南、临潼、县、蓝田、

醴泉等之下记录有元真观、东菩提寺、大慈恩寺、胜业寺、元都观等寺观，但是并没有专门的寺

观门。开庆 《四明续志》也没有单独的寺观门，而是将寺庙附于卷２的 “驿、亭、桥、路”之

后。而且该志只记载有一处佛寺，即高桥寺，因高桥寺依附于高桥而修建，且供行旅歇脚之用，

正与其所依附的 “驿、亭、桥、路”的作用相同。①

那寺观的门类归属如何呢？宋代大多数方志都有单独的寺观门，还有的方志如 《重修琴川

志》、景定 《建康志》、宝庆 《四明志》等将寺观置于 “叙祠”或 “祠祀志”。那为什么这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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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编纂者要这样安排呢？《重修琴川志》在 “叙祠”类小序给我们提供了答案：“古者有功德

于民则祀之，故无淫昏以惑世而诬民。今列于祀典者，未必皆有功德也。而山巅水涯，捧揭而奉

之者尤众焉。乃者梵宇道宫金碧相望，而不耕不蚕之民蟠据其间者，类悠然自得，可胜叹哉。常

熟百里之地，祠仅十一，栖羽流者二三，萃缁徒者五六，不为不多矣。而要皆以保国安民为名，

则不可得而废也。”① 作者虽然对寺观的豪华程度和僧道的人数之多表达了不满，但是认为佛道

都是宣扬以 “保国安民”为目的，不应该废弃。该志将庙、寺、宫观、冢墓并列，置于 “叙祠”

门。同样，宝庆 《四明志》也将神庙、宫观、寺院三者并列在 “叙祠”目。这种安排反映了寺

观和祠祀之间的密切关系，二者都属于民间信仰的体系，且都是统治者企图通过 “神道设教”，

并赖以统治民众的工具。基于这种深远之考虑，宋代的一些修志者将寺观安排到祠祀志中，这种

做法被后来的明清修志者广为仿效。

三　宋代方志中寺观的书写内容
纵览现存二十余部宋代方志中的寺观内容，总体来看，宋志中对寺观的记载内容比较庞杂，

包含的信息量很大，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包罗万象。但是概括地说，大致有如下十个方面的书写

内容：

第一，记载寺观之名称及由来。寺观名称是宋代方志在叙述寺观时都会记载的内容，也是各

志都会提供的关于寺观最为基本的信息。有的方志在寺观门类，只是依次列举寺观的名称，别无

其他有关寺观的更多信息。有的方志还会叙述寺观名称之由来，如淳熙 《三山志》卷３４《寺观
类二》在载录连江县的大中玉泉寺时说明该寺得名之由来云：“泉出两峰之间，色味澄甘。唐天

宝中，浮屠为草庵，依梨以栖者百余，引泉自给。其人肋强骨坚，音语铿然，而眸子碧色，寿

命弥长。太守奏之，赐名玉泉。至宣宗时乃锡今额。”② 再如，《吴兴志》在记载归安县狮子吼

寺时，叙述了该寺名称来由，其文曰：“吴太元中，有居人刘钺尝与费长房睹空中奇兽，金毛五

色，哮吼之声三振，遂奏舍宅为寺，因以为名。”③ 《新安志》叙述歙县周流院寺名之来源曰：

“旧在永丰乡岑山上，郁然孤峰，溪水环之，故寺以为名。”④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寺观名称是由朝廷赐额，则方志作者会详细记载是哪年或由哪朝皇帝颁

布的赐额。如咸淳 《临安志》记载余杭县洞霄宫时，特别说明：“国朝大中祥符五年，漕臣陈文

惠公尧佐以三异奏，一地泉涌、一祥光现、一枯木荣。赐额为洞霄宫，仍赐田十五顷，复其

赋。”⑤ 再如，《新安志》记述崇宁观曰： “旧名白鹤观，大观元年八月敕改。”⑥ 又如，宝庆

《四明志》说云湖庆安院：“周显德四年置，名保安。皇朝治平元年，改赐今额。”⑦ 修志者何以

如此重视记载朝廷赐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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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应时纂修，鲍廉增补：《重修琴川志》卷１０《叙祠》，“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２册，第
１２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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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２００７年，第７册，第１４１４页。
谈钥纂修：嘉泰 《吴兴志》卷１３《寺院·归安县》，“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６册，第２６１７页。
赵不悔修，罗愿纂：《新安志》卷３《歙县·僧寺》，“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８册，第８７页。
潜说友纂修：咸淳 《临安志》卷７５《寺观一·宫观·余杭县》，“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３册，第１２２２页。
赵不悔修，罗愿纂：《新安志》卷４《休宁·道观》，“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８册，第１０７页。
胡榘修，罗?等纂：宝庆 《四明志》卷１７《慈溪县志·叙祠·寺院》，“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８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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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寺观修造要先到地方官府注册，再逐级上报到中央政府，只有得到朝廷批准才算合

法。宋英宗时期，曾在尚书祠部供职的苏颂就曾指出：“兼臣访闻得乡村无名寺院所以众多者，

始由僧徒缘化造物数间，谓之佛堂，渐次增添，不数年间便成院宇。次第岁月既久，州县不能穷

究因依，或遇朝廷推恩，因指为古迹，为之保明奏报，一蒙赐额，则永为僧舍矣。”① 可见，寺

观一旦得到朝廷赐额，意味着成为官方认可的合法寺观，赐额也就成为寺观维护自身权益的护身

符。因此，宋代的方志编纂者会特别注重记载寺观的朝廷赐额。

第二，叙述寺观的地理位置。除极少数方志外，绝大多数宋志都会写清楚寺观具体地理位

置。如嘉泰 《会稽志》记延福院云：“在县西六十里新安乡牛头山之麓。”② 《吴兴志》记载狮子

吼寺云：“在县南崇礼乡射村。”③ 嘉定 《赤城志》记报恩光孝寺：“在州东南一里一百步巾子山

下。”④ 此方面的记载甚多，不再举例。

第三，叙述寺观的创建、发展沿革和兴废始末。这方面内容包括寺观的始建时间、创建缘

由、寺名沿革、兴废始末等。如 《三山志》记叙侯官县西禅寺的兴废沿革云：“号怡山，一名城

山，寺压其上。古号信首，即王霸所居，隋末废圮。咸通八年，观察使李景温招长沙沩山僧大安

来居，起废而新之。十年，改名清禅，寻又改延寿。十四年，赐紫方袍，号延圣大师，命剑南写

开元藏经给之。后唐长兴中，闽王延钧奏名长庆……淮兵焚毁，独佛殿经藏、法堂西僧堂仅存。

皇朝天圣间营葺，始就，周垣九百丈，为屋三十楹。景五年，敕号怡山长庆。政和八年，余少

宰深奏为坟寺，赐额广因嗣祖。宣和元年，改为嗣祖黄院。建炎元年仍旧。”⑤ 短短二百余字

就将西禅寺历史沿革叙述得一清二楚。

再如，嘉定 《赤城志》叙述报恩光孝寺历史沿革云： “唐开元中建，旧传有小刹七：曰楞

严、水陆、证道、积善、天光、景德、藏院，至是合为一，赐额开元。国朝景德中，更名景德。

崇宁二年，因臣僚奏，诏天下建崇宁寺，州以此寺应诏，加 ‘万寿’二字，遇天宁节，度僧一

人。殿后有戒坛，元五年僧元照建也。（杨杰为之记）政和元年，改崇宁为天宁。绍兴七年，

改天宁为广孝。十五年，以追崇徽宗，改今额。乾道九年，火，僧德光、有权踵新之。淳熙三

年，钱参政端礼建僧堂。十年，其孙丞相象祖建佛殿，寺始复旧观，惟罗汉阁无重创者。”⑥ 读

者在阅读这段文字之后，就可对该寺从古至今的创建历史、寺名沿革、重要建筑的修建等情况有

所了解。

第四，叙述寺观的重要建筑、著名景观和所收藏的宝物等。由于民众的大量施舍，宋代的不

少寺观修建的富丽堂皇，正如宋代的慈云和尚所说：“今之佛宫，凌云之阁，万木之殿，回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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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台榭相连，万瓦鳞鳞，轩牖金碧，虽世之王公大人之居，不能敌此也。”① 不少寺观以其雄

伟建筑、优美景观和珍稀收藏物而闻名当世，并对民众有很强吸引力，因而修志者也会将这些事

物载入方志。如 《三山志》在记录闽县万岁寺时，列举该寺附属建筑和景观有定光塔、三山阁、

平远台、金粟台、一华亭、祈雨僧等，并用简短言语对其一一加以介绍。② 再如，《三山志》记

载侯官县雪峰崇圣禅寺景观、建筑和重要收藏物有应潮泉、鳌山阁、枯木庵、留香堂、堂无圣

僧、乘云台、无字碑、水磨、难提塔、望州亭、乌石岭、磨香石、文殊台、白云堂、卧云堂、古

镜台、鞭斗石、虎豕迹、蘸月池、贝多梵经、汤泉等。③ 有的景观，作者还详细叙述其特异之

处，如介绍应潮泉云： “广二三尺，水才数寸，进退深浅与潮候无差。四旁皆顽石，中有数沙

眼，潮上则涓涓而出，退则复竭。古老相传以为海眼。”④ 又如，咸淳 《临安志》记载宁寿观收

藏宝物有宋高宗 《黄庭度人经》、宋宁宗 “道纪堂”字、宋理宗 《养生论》，以及宋高宗古器玩

三种，分别为宋鼎、唐钟、褚遂良书小字 《阴符经》，修志者认为 “皆希世之珍”⑤。寺观多以

其优美景观和所藏宝物闻名于世，吸引民众前往参观，故修志者将之载入方志。

第五，记载与寺观有关的旧闻逸事等。如淳 《玉峰志》在 “荐严资福禅寺”条记载范成

大与之有关的一则掌故云：“范石湖尝读书寺中，屡有诗，载 《大全集》及 《杂咏》。其后石湖

读书处生紫藤，萦蔓可爱，名以范公藤，各有赋咏。”⑥ 再如，嘉泰 《会稽志》记载陆游高祖陆

轸在山阴县延福院的逸事云：“景德初，赠太傅陆公轸与卿士数人肄业于此，尝遇大雪，绝食累

日。陆公祷山神，明日获二麂焉，闻者叹异。及陆公直集贤院，来守乡邦，遣衙校致祭。书堂在

寺之西北隅，今寺僧犹能识其处。”⑦ 又如，咸淳 《临安志》在余杭县的 “法喜院”条记载了王

安石和苏轼在该寺的行迹，并附录二人在该寺题咏诗各一首。景定 《严州续志》记录桐庐县禅定院

与北宋著名文人黄裳与南宋名将张浚有关逸闻。这些与寺观有关的旧闻逸事皆为名人事迹，记载这

些内容有利于增加寺观的文人品味和提升其文化气息，并容易引起游览者的怀古之思和游览兴味。

第六，介绍寺观的山水风景名胜。俗话说 “天下名山僧占多”，寺观的选址大多在名山胜

地，且所在地周围多为一些山水清嘉和风景优美之处。寺观以其清幽环境吸引游人参观，修志者

也会将其载入方志。如 《三山志》叙述双峰院道： “主峰峭秀，岩谷幽远，危峦四面，缭绕回

抱，盖水西之胜处也。”⑧ 《剡录》介绍超化院云：“在剡门之北。其后枕剡坑，有林涧之美。”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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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城志》叙述万安院云：“其地深窈，与尘境绝，山环水抱，有茂竹修林之胜，土号方竹源。

左升崇冈，重峦复岭如屏列，可眺可咏。”① 这些描写寺观风景的语句，大多颇富文学色彩，且

颇具唐宋山水小品文之风，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第七，记载与寺观有关的神异灵验故事。佛、道二教为了吸引信徒，往往编造或附会一些与

寺观有关的神异灵验之事，以增加其神秘感，这些故事在当地民众之间广为流传，方志编纂者也

会将其采入方志之中。如嘉定 《赤城志》在叙及保寿院的 “三目观音”时说：“三目者，旧传，

天圣初，有一木溯潮而至，泊于院山浮图之下，时见异光，僧惟谅遂以为像奉安，日
&

然有声，

视其目裂为三矣。自是祷者益众，生之日尤盛。”② 再如，宝庆 《会稽续志》记载在圆通妙智教

院祈雨甚为灵验云：“有观音大士素著灵异。乾道九年，自浙以东旱甚，钱公端礼来守，以秋后

四日开府，亟迎请，罄其精祷，应答如响，注雨弥日，岁遂中熟。”③

创作和传播类似以上这些与寺观有关的或真或假的神异灵验故事，是佛、道二教吸引信徒的

重要手段，也是寺观扩大其知名度的重要方式，这对其教众有很强吸引力，教众多半认为这些神

异灵验故事是真实存在过的，并且在他们中间口耳相传。因而，修志者采集到这些故事后将其载

入方志。

第八，载录有关寺观诗文。两宋时期，旅游风气盛行，一些著名寺观成为文人士大夫的游览

胜地。文人在游览之余，诗兴大发，会留下不少题咏寺观的诗文。不少宋代士大夫和当时的著名

僧道多有往来，互相谈佛论道，有时文人应其邀请，也会创作与寺观有关的诗文。景定 《建康

志》就指出严因崇报禅寺说：“寺中石碑及时贤题咏颇多。”④ 因为这些诗文多为名家所作，方

志编纂者也会将其收录其中，并附于相关的寺观条目之下。如 《吴郡志》在 “开元寺”条目下

载录与该寺有关诗文有：梁简文 《浮海石像铭》、皮日休 《开元寺佛钵诗并序》、韦应物 《游开

元寺》、李绅 《开元寺序》、皮日休 《早景即事》、皮日休 《开 （元寺）笋园》、皮日休和陆龟蒙

《避暑联句》、薛能 《题寺阁》、方子通 《程公辟留容开元饮二首》等。⑤ 再如，《剡录》在 “金

庭观”条目下，记载与之有关诗文有：张说 《题金庭观诗》、唐僧小白 《题金庭观诗》、罗隐

《送裴饶归会稽诗》、李易 《居剡寄郑天和诗》、刘旦 《游金庭诗》、仙都李清叟诗、欧阳建世

诗、天台金卞诗、羽士叶参先诗、淮南马并诗、四明朱同诗、羽士李太澄诗等。⑥ 又如，淳

《玉峰志》在 “慧聚寺”条目下，指出 “寺多名公诗，并见杂咏”⑦，并附录与之有关的诗文有

唐王洮 《天王堂记》、盖 《慧聚寺山图序记》、辩端 《慧聚寺圣迹记》等。⑧ 这些为数不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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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齐硕修，陈耆卿纂：嘉定 《赤城志》卷２９《寺观门三·寺院·仙居》，“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１１册，第
５３９３页。
齐硕修，陈耆卿纂：嘉定 《赤城志》卷２７《寺观门一·寺院·临海》，“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１１册，第
５３６０页。
张膗纂修：宝庆 《会稽续志》卷３《寺院》，“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５册，第２２０１页。
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 《建康志》卷４６《祠祀志三·寺院》，“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 （甲编），第３
册，第１９１７页。
详见范成大：《吴郡志》，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６６—４６９页。
详见史安之修，高似孙纂： 《剡录》卷８《物外记·道馆》， “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５册，第２４２６—
２４２７页。
项公泽修，凌万顷、边实纂：淳 《玉峰志》卷下 《寺观》，“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乙编），第３册，第
１２２页。
详见项公泽修，凌万顷、边实纂：淳 《玉峰志》卷下 《寺观》，“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 （乙编），第３
册，第１２２—１２７页。



诗文，既增加了寺观的文化气息，也为后人辑佚相关文人的诗文集提供了便利，因而在辑佚学上

也有很高的价值。

第九，记载皇帝与寺观有关事迹。皇帝作为帝制中国时期的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之权

威。寺观一旦和皇帝有所关联，则无疑被蒙上一层皇权色彩，也被寺观视为至高之荣耀。因此，

宋代修志者对寺观牵涉皇帝的事迹，无不给予浓墨重彩叙述。如咸淳 《临安志》记载南宋诸位

帝后对洞霄宫赏赐云： “绍兴二十五年，旨赐钱重建。乾道二年，太上皇帝、太上皇后乘舆临

幸，御书 《度人经》一卷以赐。又明年，太上皇后复来游。淳熙六年，《道藏》成，八年，赐藏

经。孝宗皇帝尝赐道士俞延禧画、 《古涧松》诗，光宗皇帝又御书 ‘怡然’二字，赐延禧为斋

匾。宁宗皇帝御书 ‘演教堂’，理宗皇帝赐内帑铸钟，御书 《清净经》一卷及 ‘洞天福地’四

大字以赐。”① 再如，宝庆 《四明志》依次列举了宋代多位皇帝如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宋

神宗、宋高宗、宋孝宗、宋光宗、宋宁宗等人与阿育王山广利寺之间的因缘。② 该寺先后得到前

后８位皇帝之垂青和赏赐，可谓宠命优渥，因此被修志者郑重其事地逐一载入方志。
类似如上宋代皇帝对寺观的赐字或赐物，都会被寺观视作镇寺 （观）之宝而珍藏。寺观如

有高僧、道士受到皇帝接见，或者寺观曾被皇帝驻跸或停留，都会被寺观视为其无上之荣耀，寺

观的声誉名望和政治地位无疑都会得到提升，之后也被其僧侣道士认为是值得对外夸耀之事，时

常念兹在兹本寺观与皇帝的有关之事。

第十，记载与寺观有关的高僧大德之言行事迹。如咸淳 《临安志》记载临安县径山能仁禅

院的创建者国一禅师事迹说：“初师之来是山也，猛兽不搏，鸷鸟不击；山下之民，不渔不猎。

有白兔二，拜跪于杖屦间；有灵鸡常随法会，不食生类。及师之长安，鸡长鸣三日而死，今灵鸡

冢存焉。”③

再如，嘉泰 《吴兴志》记载护圣万寿禅院的开创者如讷禅师的建寺故事云：“唐中和间，有

如讷禅师出巡礼，师曰：‘好去，逢道即止。’讷经此山，问何名？父老曰：‘古传号道场。’因

欲留止。父老曰：‘此山多虎。’讷策杖直上，坐盘石，虎伏其侧，经三宿无所伤，因结庵使居

之。今号其处曰伏虎岩。”④

类似如上这些寺院因有高僧驻锡而名闻天下，修志者将这些高僧言行事迹载入方志，不仅有

利于扩大寺院知名度，而且增加了方志的故事性和可读性。

以上十个方面的具体内容是宋代方志中关于寺观的主要书写内容，并不是说所有方志中寺观

的书写内容仅局限于这十个方面，当然也并不意味着所有方志中的每一处寺观都包含有如上十个

方面内容。宋志中关于寺观的基本书写模式是：“寺观名称 ＋地理位置 ＋创建年代”，在这三项
基本内容之外，再根据寺观的实际情况和资料搜集状况叙述其他几个方面的内容。除了以上十个

方面的内容外，有的方志如宝庆 《四明志》、《三山志》还会记载寺观寺田、寺产、旧产钱等与

寺观有关的内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关于寺观其他方面的记载内容，只是比较零星，也不是十

分普遍，兹不举例。

９３宋代方志中的寺观书写

①
②

③
④

潜说友纂修：咸淳 《临安志》卷７５《寺观一·宫观·余杭县》，“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３册，第１２２２页。
参见胡榘修，罗?等纂：宝庆 《四明志》卷１３《鄞县志·叙祠·寺院》，“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８册，
第３３９２页。
潜说友纂修：咸淳 《临安志》卷８３《寺观九·寺院·临安县》，“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３册，第１３４８页。
谈钥纂修：嘉泰 《吴兴志》卷１３《寺院·乌程县》，“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６册，第２６１４页。



四　宋代方志中寺观的书写特点
第一，总体上来看，各志叙述寺院多而道观少。如 《吴郡图经续记》著录寺院３５处，宫观

７处；《吴郡志》著录寺院合计７９处 （其中府郭寺３０处，郭外寺４９处），宫观７处；《云间志》
记载４６处佛寺，１处道观；嘉泰 《吴兴志》著录州治及所辖６县寺院合计２２０处，宫观１９处；
《剡录》著录僧庐３０处，道馆２处；《新安志》载录歙县、休宁、祁门、婺源、绩溪、黟县６县
僧寺合计达１４５处，道观合计只有９处；嘉泰 《会稽志》著录会稽所辖府城、会稽县、山阴县、

嵊县、诸暨县、萧山县、余姚县、上虞县、新昌县寺院合计３４４处，宫观１４处；宝庆 《会稽续

志》记载１３处寺院，４处宫观；嘉定 《赤城志》记载４１５处寺院，２４处宫观；宝庆 《四明志》

记载２９５处寺院，１５处宫观；《三山志》记录僧寺有１３１８所，道观则只有区区９处。从以上宋
志所载寺、观各自数量统计总目，不难看出寺院和道观之间可谓是多寡悬殊。其实，这种宋志记

载寺多观少的现象是当时实际情况的客观反映。宋人吴自牧在 《梦粱录》中就指出当时作为行

在所的临安寺多观少，他说：“释老之教遍天下，而杭郡为甚。然二教之中，莫盛于释，故老氏

之庐，十不及一。”① 《重修琴川志》也以常熟为例，指出：“常熟百里之地，祠仅十一，栖羽流

者二三，萃缁徒者五六。”② 谢枋得也指出庐陵郡属邑泰和县：“略考图籍，浮图之居百区，老

子之宫亦十五区。”③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寺多观少的现象呢？原因在于，总体而言，宋代佛教比道教更加盛

行，佛教徒更多，因而造寺更多的缘故。潜说友在咸淳 《临安志》卷７５《寺观一》小序中就
指出：“今浮屠、老氏之宫遍天下，而在钱唐为尤众；二氏之教莫盛于钱唐，而学浮屠者为尤

众。合京城内外暨诸邑寺以百计者九，而羽士之庐不能什一。”④ 《云间志》也说：“浙右喜奉

佛，而华亭为甚，一邑之间，为佛祠凡四十六，缁徒又能张大其事，亦可谓盛矣。故迹其创造

岁月而次第之。道宫一附见焉。”⑤ 《三山志》卷３８“道观”类小序分析当地寺多观少的原因
说：“山川胜概，神仙之所栖宅，餐霞饮水，与世迥隔，故耳目不至者，率常以为荒诞……惟

道家以清净求不死为术，彼安分委命来乡者寡矣，非若释氏以死后祸福恐动惊怖，故寺院无

数，而道观至今才有其九。自非时代好尚，祠宫斋宇，亦卑隘无足言者。”⑥ 作者认为，道教

主张寻求长生不死之术，最终羽化登仙，对一般安分守己的普通百姓吸引力不强；相反，佛教

主张因果报应和生死轮回，更能吸引教徒。所以造成寺多观少的现象，而且道观的豪华程度也

远远比不上佛寺。

第二，各志所述寺观卷数和内容详略不一，选取寺观入志的标准也不一致。宋代方志中对寺

观的记载卷数多寡不一，有的如咸淳 《临安志》寺观门所占卷数多达１１卷，为全志总卷数九分
之一；寺观门在 《吴郡志》所占卷数为６卷，为全志总卷数八分之一；《三山志》寺观门所占卷
数为６卷，为全志总卷数七分之一；嘉定 《赤城志》寺观门所占卷数为４卷，为全志总卷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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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自牧著，符均、张社国校注：《梦粱录》卷１５《城内外诸宫观》，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２４页。
孙应时纂修，鲍廉增补：《重修琴川志》卷１０《叙祠》，“宋元方志丛刊”，第２册，第１２４２页。
谢枋得撰：《鹭洲书院记跋》，《叠山集》卷３，“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影印
本，集部，第１１８４册，第８８６页。
潜说友纂修：咸淳 《临安志》卷７５《寺观一》，“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３册，第１２１４页。
杨潜修，朱端常等纂：《云间志》卷中，“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乙编），第２册，第５６页。
梁克家纂修：淳熙 《三山志》卷３８《寺观类六·道观》， “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 （甲编），第７册，第
１５９７页。



分之一，且为全书卷数最多的门类，份量不可谓不重。嘉泰 《会稽志》寺观门所占卷数为２卷。
有的如 《剡录》仅有１卷内容记录寺观，还有的如 《云间志》、乾道 《临安志》等方志中寺观类

内容不到１卷。基于卷数多寡悬殊，各个宋志中寺观书写内容也是详略不一，有的比较详细，有
的则甚为简略。即使是同一部方志中，对于不同寺观，记载内容也是多寡不一。在寺观分类上，

大多数宋代方志只是将寺观简单地分为寺院和道观两种。有的方志则做了更为细致的分类，如嘉

定 《赤城志》根据寺院性质的不同，将其分为禅院、教院、律院、甲乙院、尼院等数种，宝庆

《四明志》将寺院分为禅院、教院、十方律院、甲乙律院、废院、尼院等数种，这些分类反映了

宋代佛教中存在不同流派。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方志选取寺观入志的取舍标准也不一致。如 《吴郡图经续记》寺院门

小序中说：“寺院凡百三十九，其名已列 《图经》。今有增焉，考其事迹可书而 《图经》未载者，

录于此。”① 所谓 《图经》即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李宗谔、王曾奉敕所纂 《祥符州县图经》一

书。《祥符州县图经》所著录吴郡一地寺院有１３９所，而 《吴郡图经续记》著录寺院仅有３５处。
从上文可见，该志纂修者朱长文只是将 《祥符州县图经》所没有记载的寺院收入该志，对于

《祥符州县图经》已著录寺院则不再收录。有的方志则只著录比较有名的寺观，如 《三山志》

称：“自城郭至诸县，以寺兴置先后为次，而山见焉。余非显者不著。”② 有的方志如景定 《严

州续志》只著录地位比较重要的寺观，该志称： “寺观比前志无大更革，摭其关于郡典者书

之。”③ 有的方志如宝庆 《四明志》、嘉泰 《吴兴志》、嘉泰 《会稽志》、 《重修琴川志》、 《剡

录》、《重修毗陵志》、嘉定 《赤城志》将本地历史上曾经存在，但是至修志时已经废弃不存的寺

观也记载入志中。以上这些因素造成宋志对寺观的记载方式不同，有的方志对寺观的书写比较简

洁有序，有的方志则排列混乱、比较随意，令读者感觉芜杂不堪。

第三，考订精确，指出旧志记载或传闻失实之处。总体上来说，宋代方志编纂者在记载寺观

时比较认真，对于寺观各方面内容予以相应考证。如嘉泰 《吴兴志》在叙及无为寺时，认为旧

图经据 《兴国寺碑》记载该寺为 “晋王衍舍宅建”的说法是错误的。作者就此提出疑问说：“王

衍在东晋时已死于夷虏，何从有宅在江南。不知寺碑之言何所据。”④ 再如，《新安志》在 “汉

洞院”条指出， 《祥符州县图经》说该院于 “大中二年建”，即创建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１００９），作者根据该院保存的南唐保大中碑称 “会昌中废，大中、咸通中复”的内容，考证出

该院的创建要早于大中祥符二年。⑤ 罗愿在 《新安志》中对旧志有关寺观创建时间的错误多有

考证，其云：“右此诸寺，凡为吴所建， 《祥符经》多作伪唐，今各正之。”⑥ 清代学者说该志

“叙述简括，引据亦极典核”⑦。又如，嘉定 《赤城志》著录的天庆观旧称为白鹤观，夏竦在

《三官堂碑》认为其缘由是 “因茅盈驾鹤上仙故名”。该志作者引用杜光庭 《灵验记》和陈师道

《诗话》的记载考证出 “夏说误也”，指出真正原因是：“唐高宗东封，有鹤下焉，乃诏诸州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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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长文纂修：《吴郡图经续记》卷中 《寺院》，“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乙编），第１册，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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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筑宫，以白鹤为名。此建观之始。”① 景定 《建康志》编纂者周应合在该志 “祠祀志”中，每

一处宫观和寺院之下，都以 “考证”为题征引各种文献对其进行考订，并一一注名材料出处，

反映编纂者在修志时保持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所以，清人称赞该志 “援据该洽，条理详明。

凡所考辨，俱见典核”②。

五　宋代方志中寺观的书写原因
以上论述了宋代方志中寺观的书写体例、书写内容、书写特点等有关方志文本的因素。接下

来探讨当时的修志者为什么要设置寺观门？也就是说，寺观何以有必要进入方志呢？总结起来，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在两宋时期，寺观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至巨，已经成为当时的方

志编纂者不可忽视的事物。宋代佛教和道教非常兴盛，上至帝王将相等统治阶层，下至贩夫走卒

等平民阶层，信仰佛教和道教的人非常多。因此，寺观的修建也非常兴盛。宋代有新皇帝即位后

将其出生地或旧邸改建为寺观的惯例。如据咸淳 《临安志》记载，位于临安的佑圣观原为孝宗

皇帝旧邸，也是光宗皇帝诞生地，后被改为道宫；开元宫原为宁宗皇帝潜邸；龙翔宫原为理宗皇

帝潜邸。另外，宋代不少皇帝还热衷于在寺观中建造专门为皇家作法事的本命殿。如宋高宗在太

乙宫为自己建造的本命殿曰介福，高宗本人还 “车驾尝亲谒焉”③。宋孝宗亦在太乙宫建本命殿

曰崇禧。此外，宋代皇帝和皇后等经常前往寺观参拜。如咸淳 《临安志》记载余杭县洞霄宫云：

“乾道二年，太上皇帝、太上皇后乘舆临幸，御书 《度人经》一卷以赐。又明年，太上皇后复来

游。”④ 该志记载临安明庆寺云：“中兴驻跸，视东京大相国寺，凡朝廷祷雨，宰执百僚建散

圣节道场，咸在焉。淳熙十四年六月、嘉定元年六月、嘉熙四年七月，皆以祷雨，车驾临幸。理

宗皇帝回銮撤盖，甘雨随至。”⑤ 《宋史》也记载说： “天子岁时游豫，则上元幸集禧观、相国

寺……大祀礼成，则幸太一宫、集禧观、相国寺恭谢，或诣诸寺观焚香。”⑥ 由此可见，寺观是

宋代帝后常去游览之地。在最高统治者带动下，王侯公卿捐建寺观现象也很常见。如宋初开国大

将石守信，“专务聚敛，积财巨万，尤信奉释氏，在西京建崇德寺”⑦。另一开国功臣韩重
'

，

“信奉释氏，在安阳六七年，课民采木为寺，郡内苦之”⑧。李崇矩， “信奉释氏，饭僧至七十

万，造像建寺尤多”⑨。

除了这些上层统治阶层外，普通百姓对于崇佛奉道也不遑相让，在捐建寺观方面可谓不遗余

力，时人指出：“至于浮屠氏则不然，天下之民，其奉事佛者十室而九，贫者敝衣菲食之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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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闻施于佛，则往往假贷以自效，老而耄者，其自奉养有所不忍，而持以供僧，唯恐其不受

也。”① 南宋时期的朱熹指出当时寺观兴盛的状况说： “今老佛之宫遍满天下，大郡至数千计，

小邑亦或不下数十，而公私增益，其势未已。”② 《吴郡图经续记》记载该地民众捐建寺院的热

情之高曰：“郡之内外，胜
(

相望，故其流风余俗，久而不衰。民莫不喜蠲财以施僧，华屋邃

庑，斋馔丰洁，四方莫能及也。”③ 普通百姓也经常去寺观游览参拜，宋人金盈之在 《醉翁谈

录》一书描绘当时民众崇佛的盛况曰： “浴佛之日，僧尼道流云集相国寺。是会独甚 （当为

‘盛’）。常年平明，合都士庶妇女骈集，四方挈老扶幼，交观者莫不蔬素。”④ 西湖老人也说在

宋代寒食节前后的西湖 “南北高峰诸山寺院僧堂佛殿，游人俱满”⑤。从中可见，时人信佛之热

情高涨。

从以上可见，在宋代社会各个阶层人士支持和赞助下，不仅寺观修造盛极一时。而且，寺观

在宋人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公共活动场所。崇佛奉道作

为当时的一种极其重要的社会现象，宋代修志者将寺观纳入方志的编纂之中，也充分体现了方志

的时代性以及修志与社会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

第三，方志有关寺观记载成为文人士大夫旅游指南。佛教僧侣和道教道士在修行时，注

重选择在清幽的环境之中，因而宋代寺观多修建于风景优美的山水秀丽之处，或在名山大川，

或在通都大邑之处。如 《新安志》说歙县太平兴国寺，“寺门踞两峰间，下瞰溪流，州西胜

处也。”⑥ 咸淳 《临安志》称富阳县紫霄宫：“雅洁幽爽，亦县之胜概也。”⑦ 《重修琴川志》

说光明庵：“建在山腰龙斗涧之上，最为胜绝，望之缥缈若仙居。”⑧ 宝庆 《会稽续志》叙述

会稽县千秋鸿禧观风景云：“花光林影，左右映带，风景尤胜，真越中清绝处也。”⑨ 余靖就

曾指出：“大抵南方富于山水，号为千岩竟秀，万壑争流，所以浮屠之居，必获奇胜之

域也。”瑏瑠

寺观以其优雅环境和迷人风景，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如欧阳修、梅尧臣、苏轼、苏颂、余

靖、陆游、杨万里、叶适等常去休闲游览之地，他们多与名僧交往和酬唱，在这些名人文集中有

大量关于寺观的诗文。苏颂曾言：“每逢幕府文书简，便作湖山佛寺游。”瑏瑡 宋代名相寇准也自

称：“好游佛寺，遇虚窗静院，惟喜与僧谈。”寇准也喜欢寄居在寺院，“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

邸舍，入觐则寄僧舍或僦居”瑏瑢。寇准同样喜读方志，文莹在 《湘山野录》中说寇准 “晚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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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至境首，雷吏呈 《图经》，迎拜于道”①。可见寇准将方志作为旅游指南。

在游览中充分运用方志价值，最典型例子莫如吕祖谦。吕氏在 《入越录》中谈到他利用会

稽本地 《图经》以方便其旅游，其文曰：

淳熙元年八月二十八日，自金华与潘叔度为会稽之游……二十九日早，冒雨行二里，小

凤林寺……八里，下稠岩景德寺。寺屋可百年，绘事皆朴质。饭于小轩，方池丛竹，皆有

趣，然稍芜矣……二日……天章寺路口也，遂穿松，径至寺。寺盖王羲之兰亭，山林秀润，

气象开敞……入水门，过南堰，历府学、天庆观，至禹迹，寺门舍舟。外氏寓舍此寺……又

过义恩师院，院与杞菊堂邻，十年前尝识之。午后，自园后门穿僧庵，度小桥，转三两曲至

圆通寺。旧乃兴福寺子院，去岁废兴福入圆通，合二为一。扫地更新，面势端直，殿庑华

敞，殿后犹未毕工。循旧路，复穿园中归……游大能仁寺，闳壮光丽，甲于会稽，重殿复

阁，金碧相照……八日，早，过大中戒珠寺，王右军故宅也……寺后即蕺山。蕺，菜名。

《图经》云：“越王嗜蕺，尝采于此。”……十一日……至能仁寺，赴常坦师饭……遂过报恩

光孝寺。寺后飞来山，即 《图经》所谓怪山也。传云自琅琊飞至，其说不经……十二日雨，

不可出，借 《图经》寻近城名山，须雨雾遍游。②

从中可见，在吕祖谦会稽之游中，寺观成为其最多游览之地，他在旅游途中遇到不解之

处，曾多次利用 《图经》作为其旅游指南和向导。正是基于方志的如此功用，宋代方志编纂者

以浓墨重彩叙述寺观，目的就是刻意为人们游览寺观以提供方便和指南，如 《三山志》在

“寺观类”的 “僧寺”小序中明确说：“祠庐塔庙，雕绘藻饰，真侯王居。而日与市人交臂接

席，回视曩昔，异乎吾所闻者。惟是烟霞绝顶，泉石清趣，异时截崖谷，挽藤萝，可望而不可

到者。今奔蹄走毂，所至精舍，访古者便之。”③ “访古者便之”一语将修志者设立寺观门的目

的和盘托出。与此相应的是，现存宋志中地图保留至今的少数几种方志，如淳熙 《严州图

经》、嘉定 《赤城志》、咸淳 《临安志》、咸淳 《毗陵志》等，在卷首或卷中所附县境图中都

绘制出了寺观地理位置。这样使方志阅览者对该地寺观地理方位一览便知，更加方便其寺观

游览。

第四，修志者或从儒家本位的正统立场出发批判佛、道，或者以儒家立场调和儒、释、道

之间的关系。前者如嘉定 《赤城志》在 “寺观门”小序叙述该志设立寺观门的原因为：“自佛

老氏出，摩荡掀舞，环一世而趋之，斯道殆薄蚀矣。粗之为祸福，使愚者惧；精之为清静寂

灭，使智者惑。盖其窃吾说之似，以为彼术之真，如据影搏物，而熟视之则非也。以故台之为

州，广不五百里，而为僧卢 （当为 ‘庐’）道宇者四百有奇。吁，盛哉！今吾孔子、孟子之像

设不增，或居仆漫不治，而穹堂伟殿独于彼甘心焉。岂其无祸福以惧人，而无思无为之旨反出

清净寂灭之下耶？今备录之，非以滋惑，亦使观者知彼之盛，而防吾之衰，庶少补世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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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① 该志作者认为，佛道二教以善于蛊惑人心来吸引信徒，造成寺观修建大盛局面。反观，

孔孟之像的修造则不受重视，作者表达了对此的隐忧。最后，作者指出其设立寺观门，不是为

了 “滋惑”，仅仅让读者知道寺观发展的盛况，而最终目的是为了复兴儒学，以期补益于当时

世道人心。对于后者，则如潜说友在咸淳 《临安志》寺观门小序中所说： “君臣尊卑上下之

分，非人之所为，天之所设也。彼二氏者，岂能外吾圣人之道而自立哉？特其所从入之异路，

故为其徒者必服其教，服其教者不得不世守其说，守其说则不能自遁于其名。要之，尊君亲上

之心则一也。今寺若观率以得列御前为重，而其奉三宫元命，以祈千万寿，则晨烟夕灯，鼓螺

钟磐，梵呗之音，步虚之声，隐入霄汉，而散落林谷者，相望不绝也。斯亦勤已。呜呼，彼于

吾儒尊君亲上之说，概尝有闻否哉？叙寺观。”② 潜说友认为，在 “尊君亲上”说上，佛、道

和儒学并无根本区别，三者都可以作为统治者控制百姓及教化民众的工具和手段。潜氏这种说

法反映了随着佛教、道教和儒学之间的不断交流、融合和互相渗透、吸收，南宋时期三教合流

趋势愈加明显。佛、道二教作为与儒学并立的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支柱，对于古代中国人思维方

式、生活习俗、精神风貌等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儒学出身的宋代修志者，无论是批判佛、

道，抑或是调和儒、释、道，都反映出宋代佛、道二教对时人精神世界的深刻影响以及在民间

信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小　结
总之，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道二教渐次传播和普及，佛寺和道观修建也不断

兴盛起来。留存至今的作于这一时期的地记佚文中，没有发现有单独关于寺观的条目，只是在

记叙其他事物时，附带提及寺观。到了隋唐时期，佛、道二教发展更加繁荣，据敦煌图经残卷

所知，隋唐图经已经开始记载寺观，只是数量极少，而且内容甚为简略。两宋时期，佛、道二

教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时人崇佛奉道气氛非常浓厚。无论是在通都大邑，还是穷乡僻壤，寺观

兴建遍及国土各个角落，社会各个阶层都热衷于游览寺观。寺观成为宋代社会各阶层常去的公

共活动场所，而且在宋人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宋代城市空间布局中，寺观也占有重

要位置，这一点在宋代方志地图中能得到清晰而明确反映。方志发展到宋代已经趋于定型，宋

代方志中寺观的书写体例和内容也基本趋于成熟，并对后世方志对寺观的书写产生了长远而深

刻的影响。

（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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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宋代方志中的寺观书写

①
②

齐硕修，陈耆卿纂：嘉定 《赤城志》卷２７《寺观门一》，“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１１册，第５３５１页。
潜说友纂修：咸淳 《临安志》卷７５《寺观一》，“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３册，第１２１４页。




